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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心境界

Mind Garden

的方向
文／林喬祥  花蓮佛教慈濟醫學中心精神醫學部主任

            佛教慈濟大學精神科助理教授

從早上七點多起床，把自己打理好

後，怡安已經站在那裡快三個小時了，

她在等爸爸跟哥哥辦完出院手續帶她

「回家」。剛才在病房裡問她何不回到

病床坐著等，她只是靜靜地微笑著搖搖

頭，像是說：就快回家了，站一會沒關

係。這神情跟兩個多月前她剛轉到病房

時的憤恨、冷漠完全不同，那時她只淡

淡地說：「他們說要回家的。」

怡安是個大學外文系畢業的清秀女

孩，唸書時外語能力很強，也彈了一手

好琴。畢業之後經歷連串的生活、感情

挫折後，逐漸退縮不與人接觸，總覺得

有人要對她不利，耳邊經常聽到有聲音

刻薄地批評、甚至罵她的幻覺，那些都

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狀。偶而還會夾

雜著出現她自己或其他家人情緒失控時

所引發的自我傷害行為，並且常因為這

樣而住院。

發病的前幾年，雖然每次狀況不好

時，只要持續一段時間接受急性住院治

療，她的症狀總能逐漸穩定，也可增加

與人的溝通，雖然話還是不多。但是出

院一段時間後，總又舊事重演，再次住

院。這次經過了將近三個月的住院，雖

然還只是坐在床邊翻著琴譜，而不是真

的到病房客廳裡彈琴；雖然話還是不

多、思考還是比較鬆散，但是可以感受

得到她怡然安靜的狀態，和那份強烈想

回家的期待。

和她眼神接觸時，她又是一樣的微

笑，我卻心虛地趕緊收回眼神，加快腳

步走向辦公室。

怡安爸爸去辦手續之前告訴我，待會

要帶怡安到某療養院去繼續住院，已經

跟那邊的主任說好了。我嚇了一跳，因

為我和怡安都以為，她就要回家了。對

於我「帶怡安回家還會擔心什麼」的詢

問，近八十歲的爸爸只是反覆模糊其詞

地唸著：「很擔心喔！很擔心喔！」也

離開護理站，經過緊閉著的病房大門時，怡安（化名）

還站在門後，從深色的強化玻璃大門上那一塊剝落了顏色

的圓形部分向外望，以一種等待盼望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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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方向

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這兩、三年來，最能夠照顧她的媽媽

過世了，家人也許已經沒有力氣再支撐

她在家裡可能會有的起伏，但是對於送

她到長期安置的院所，主觀上又覺得不

忍心，所以就選擇反覆地讓她在幾個離

家還不算太遠的精神科病房輪流住院，

也就讓怡安一再地經驗想回家、覺得就

快回家、終究還是不能回家的失望中循

環。有時我會想，怡安想回家的期待是

不是一個遠離事實的症狀？她知不知道

想回去的那個家已經不再是兒時的那個

溫暖的窩、安全的避風港呢？

「什麼時候回家？」，經常是十幾

年來的臨床精神醫療工作中，我和我的

病人時而相互拔河，時而並肩作戰的議

題。

當他們的臨床狀況不穩定，可能會

有傷害自己或他人的危險，或者需要更

密切的觀察以便安排及調整合適的藥物

及非藥物治療時，我都需要盡可能扮演

留住他們在病房

的角色；但是如

果他們病情穩定

了，但家人對於

他們回到家裡還

是會有很多的顧

慮時，此刻要做

的事就是跟病友

站在一起，設法

讓家人安心。實

際上會影響病人

「是不是可以回

家？」「什麼時候可以回家？」的因素

當然比只是臨床狀況穩不穩定要多得

多、複雜得多，我想其中一個核心也許

就是「家」之於每一個人的意義，每一

個人和「家」不同的糾纏。

想起羅大佑那糾纏的聲音所唱的：

「我的家庭我誕生的地方，有我童年時

期最美的時光，那是後來我逃出的地

方，也是我現在眼淚歸去的方向。」也

許正是這樣的糾纏，讓許多時候，人們

幾乎是受著妄想般的催促逃出「家」這

個「大牢籠」；但是當經歷挫折、受

傷、甚至是種種原因導致行為退回童稚

狀態時，「家」卻也是最終希望歸去的

地方，即便「家」也是一個會再繼續受

傷的地方。「家」在這個時候反應的也

許不是客觀環境上的熟悉，而是心理上

一種回歸的渴求。

「能夠回家重獲溫暖平靜」的企望，

於長期精神受苦的人如是，對你我又何

嘗不是呢？

醫護同仁會──

▌評估病患出院之後的照顧需求。

▌與病患和家人共同擬定適合病患出院後的照顧計畫。 

▌疾病知識的指導與主要照顧者對照顧技巧的教導。 

▌協助病患出院後適應社區生活、規則服藥與定期返診治療。 

▌病患出院後，電話持續關懷以及提供醫療諮詢相關服務。

▌提供社區資源及相關服務，如：居家治療等。

有些病人如同怡安一樣，反覆經歷住院、回家、又住

院，有如一個停不下來的迴圈，雖然有這樣的狀況，

每次病人能夠出院，醫護單位還是盡本分地做好出院

準備工作，給予回歸常軌的最大幫助。


